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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 青
本报通讯员 李 梦

在清末的坊间，有一句俚词俗语颇为流行。
其曰：“有匾皆书垿，无腔不学谭。”这后半句的
“谭”，是指参与拍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唱腔极受慈禧喜爱的京剧名角谭鑫培。而这前半
句的“垿”，则是指以书法造诣名动京师的法部
右侍郎、莱阳人王垿（xù ）。

剧变的时代里，个人命运往往跌宕起伏，
或踟蹰走上前台，或黯然退居幕后。

王垿曾是时代的宠儿。原本仕途平平的
他，因护驾西行有功，受帝后垂青，历任显
职，参与新政，前程似锦。王垿也曾遭到时代
冷遇。正当他大展拳脚之际，因故乡民变，让
力主围剿的他备受指责，成为众矢之的。辛亥
革命爆发，袁世凯东山再起，仕途无望的王垿
辞官归隐，寓居青岛，寄情书法，逍遥物外。

中进士，入翰林，襄赞团练
王垿出生于书香门第之家，其祖籍为莱阳

穴坊镇蚬子湾村，后举家迁至莱阳城里的南门
杏坊坛。

晚清之际，王氏家族鼎盛，是远近闻名、
人人称羡的科甲望族。早在同治九年（公元
1870年），王垿的父亲王兰升，就高中山东乡
试第一名解元，四年后考中二甲进士，授官翰
林院编修；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22岁的
王垿中乡试举人。后因父母病故，丁忧守孝，
接连延误会试考期。十年后，王垿殿试中三甲
同进士，选入翰林院作庶吉士；王垿中进士的
次年，正值慈禧还政、光绪帝亲政，朝廷开恩
科以贺。王垿的兄长王塾中三甲同进士，也入
了翰林院。当时人以“郊祁之美”（北宋时，
宋郊 、宋祁兄弟二人同中进士，引为一时美
谈）来称誉王垿和王塾。父子三人先后中进士
入翰林院，让莱阳王氏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大
家族。

但京官岁月却是难熬的。满清入关后，承
继明制，对官员的俸禄也定得很低。雍正时为
了集中财权，实行耗羡归公，给地方官发放养
廉银，以缓解日益严重的吏治危机。但皇帝觉
得京官事务清闲，不需享受养廉银的待遇，所
以京城官员，因俸禄微薄，依旧清苦非常，甚
至连生活所需都成了难题。王垿身处清水衙门
的翰林院，更是穷京官的典型。翰林们“经常
不能举火造饭，每每面有菜色”。当时市井便
有嘲讽翰林的谚语道：“上街有三厌物，步其
后有急事无不误者，一为妇人，一为骆驼，一
为翰林。”翰林的穷酸尴尬可见一斑。

王垿入选翰林院后，立刻体会到了这份清
苦。因为清廉耿直、不屑于为官取利，所以每
到年末，王垿总是囊中羞涩，要靠举债来度年
关。随着家庭接济难以为继，王垿甚至连寓所
租金都筹措不齐。他先借居会馆，后经人介绍
到山东同乡、光绪九年状元陈冕的家中做起私
人老师，以便挣点束修，维持生计。

窘迫的现实，并未消磨王垿的意志。他为
官勤勤恳恳，颇有成绩可言。在翰林院任职期
间，他博览群书，对当时学术界的风气有较为
深刻的认识，“时下汉学家拘泥古籍支言片
语，却不解其中宏旨，这是研求经世之法的疏
漏处。”他以“五经微渺，发论应见诸实用”
为己任，主张为学结合现实，经世致用，为国
家富强献言献策。

光绪十九年，朝廷对翰林院和詹事府的官
员进行考核。经过阅卷大臣参评，光绪帝亲
评，亲定出四等共208人，其中一等6人、二等
77人。王垿位列二等，升迁为詹事府左春坊左
赞善，负责记注、撰文等事。

次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因在黄
海激战失利，退守威海卫刘公岛港内。第二年
初，日军凭借制海权海陆并进，一面围攻刘公
岛，一面进占山东荣成。此时一些有识之士深
忧山东安危，提出可仿效当年曾国藩应对太平
天国之法，“兵力不及之处 ，须辅之于团
练” 。清廷随即下令各地举办团练，寓兵于
农，招募兵勇，以充急需，作最后的抗争。王
垿和福山人王懿荣闻讯后，立刻上疏请求回乡
组织团练，募集乡勇，加以训练，以抵抗侵
略。很快，清廷准奏。

王懿荣和王垿星夜赶往山东。两人到达莱
州后，见到了前线督战的山东巡抚李秉衡。众
人连夜商议，决定招练乡兵，训练士卒，以备
防御。但不久，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陆上清军
又连遭败绩，清廷已没有扭转战局的希望。而
因时间仓促，王垿和王懿荣招募的团练尚未训
练成军。朝廷议和已定，地方团练便失去了存
在意义，王垿等人也回京任职。

人生第一次兵戎之旅，就这样虎头蛇尾地
结束了。

建会馆，图自强，冷思变法
回京师后，王垿和王懿荣联合多位山东籍

官员，成立了山左会馆。
山左会馆曾名山东会馆，成立初衷是“为

来京考试同乡暂居之所，并京官有资望者轮班
值年”。因为王懿荣、王垿努力经营，山左会
馆规模较大，设施齐全，是省级会馆中影响最
大的。当时许多来京赶考的山东学子，都暂居
于此。

会馆不仅供学子居住，也成为当时大臣们
的聚会之所。晚清国事日非，王垿时常与众人
在会馆内讨论时政，交换意见。

当时，甲午战败带给国人的巨大震撼尚未
消退。而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变法自强的论调
渐次高涨。

不愿做亡国之君的光绪帝，决心起用康有
为等维新志士变法图强。但康、梁等人求成心
切，为推动变法时有惊人之举，让整个官僚体
系人心惶惶。在103天的变法时间里，清廷所发
出的变法诏令，竟然超过110道。其数量之多、
涵盖之宽、细则之粗，极为罕见。而且更为重
要的是，戊戌变法中的“改革”，显得非常急
躁，带给改革重重阻力，也埋下了失败的危
机。

如戊戌变法要求废除八股，改用策论。但
康有为在和光绪帝谈话中表示：“皇上既认为
（八股）可废，请皇上下诏书即可，不用交各
部讨论 。如果交各部讨论 ，他们必定会反
驳。”如此草率建议，自然招致群臣反对、读
书人敌视。梁启超后来反思道：“使数百万老
举人老秀才一旦尽失其登进之路，恐未免伤于
激进，且学校生徒之成就，亦当期之于数年以
后，故此数年中借策论科举为引渡，此亦不得
已之办法也。”

而在人事调整上，维新派显得更为随意，
根本没有安置分流计划可言，“此诏一下，前
者尸位素禄无能妄自尊大之人，多失其所恃，
人心惶惶，更有与新政诸臣不两立之势”。

对于变法的意义和弊端，王垿皆看在眼
里，也希望有机会劝谏朝廷。1898年7月，光绪
帝将一本名为《校邠庐抗议》的集子，经军机
处发往各个衙门阅览。这本集子是20多年前学
者冯桂芬所著，他在文集中要求清廷革新内
政，重视农业，推广机器；同时改革科举，给
予掌握西方技艺者同等待遇。这些主张，不仅
对洋务派产生很大影响，对维新派也很有启
迪。光绪帝认为此书“于变法最为精密”，令
直隶总督荣禄印制一千部，交给军机处，再分
发给各衙门官员，让他们签字评论，了解群臣
对变法的态度和看法。

当时主张和支持变法者，积极响应，不仅
认真评注，还详细阐发见解主张。有的人甚至
觉得还不过瘾，另外呈说，条陈意见。而顽固
派则敷衍应对，甚至不置一词，原本奉还。八
月，官员的签注都被军机处收回。

在签注中，王垿的意见显得颇为中肯客
观。他支持朝廷变法，认为变法是强国富民首
要，即使古代也不乏变法革新之例，“周虽旧
邦，其命维新”。但王垿冷静地认为，变法需
要缓变，如果不计后果突变，恐怕欲速而不
达。

王垿的预言很快变成现实。因为变法过于
激进，触动了顽固派的利益。慈禧在他们的支
持下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于瀛台。康有为、
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于
菜市口。王垿虽逃过此劫，但眼见变法归于失
败，内心不免凄然。

光绪帝被囚后，心内怏怏，终日哀吟踱
步，悲愤减膳。慈禧听说后，即召赐膳，责令
进食。但由于心情抑郁，影响食欲，又加之饮

食无规律，光绪帝屡次病倒于瀛台。王垿听闻
后，对王公大臣言：“母子已势同水火，不合
古意，何不进谏，调和彼此？”没想到，他的
此番议论却遭到“勿干涉皇家事”的训斥，不
禁怅然若失，心灰意冷。

欲谏言，走荒野，护驾左右
主张向西方学习的维新派被镇压后，朝廷

内部的顽固派得势。因为屡次遭受列强欺凌，
顽固派盲目排外，仇视一切外部事物，试图将
中国与世界隔绝。而慈禧早年虽支持洋务运
动，但因西方列强要求她“归政”光绪帝，内
心也极为不满。

而在地方，随着西方侵略势力而来的，是
洋教等西方事物盛行。洋教和本土文化的碰撞
冲突，又造成民间排外主义勃兴。到了1900
年，义和团运动已风起云涌。慈禧希望借着
“民心”为其火中取栗，加大与西方谈判的话
语权。

因为清廷刻意引导，排外主义盛行。开明
重臣害怕引火烧身，大多缄默不语，顽固派则
煽动骚乱，怂恿慈禧与西方为敌。工部左侍郎
许景澄见官兵攻打外国使馆，忧心忡忡，极力
反对。他上疏道：“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
案。”随即又和太常寺卿袁昶联名上《请速谋
保护使馆，维护大局疏》，认为春秋大义，不
斩来使。今围攻使馆，杀害公使，不合国际公
法，绝不可以一国敌各国。

但奏疏呈递后，却被慈禧怒斥为“勾结洋
人，莠言乱政，任意妄奏，语多离间”。两人
都被下狱处死。不久，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
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也因劝谏而被杀。一
时间朝堂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王垿见直臣因谏言被戮，发愤忧虑悲伤。
他也作了一封疏奏，极论其事不可。但因为官
职低微，没有直接奏事权，他准备呈递重臣代
为转奏。此时一位同僚出面力阻，他告诉王
垿：“袁、许诸公东市着朝衣而被斩，我已经
洒泪祭奠了。实在不忍心再看到你闯下大祸。
如今国家遭难，希望你收敛锋芒，为国家珍惜
自己。”王垿见他语重心长，便依言没有上
奏，但心情却郁闷非常。

不久，八国联军以平定骚乱为由，进逼北
京通州。联军很快抵达东华门，慈禧仓皇挟光
绪帝自神武门西逃。王垿的好友王懿荣见京师

被破，于家中投井殉国。王垿认为自己虽居微
职，但义当扈从。当时他已有子女四人，长女年
已及笄，但他未曾迟疑，“公与家人诀，单骑出
国西门，夜投荒村，露宿达旦，次日追及行在羽
卫”。当他看到帝后到民家进食麦粥，景象凄
惨，不禁潸然泪下。王垿强撑身体，鞍前马后悉
心护驾，深得慈禧和光绪赞许。到达西安，銮驾
无虞后，王垿终于难撑病体，卧床一月方才痊
愈。

行新政，任显职，官运亨通
关键时刻的赤胆忠心，让光绪帝和慈禧对王

垿印象深刻。銮驾回京后，朝廷论功行赏，王垿被
赐顶戴花翎，备受荣宠，仕途也开始畅达起来。

光绪二十八年，王垿奉旨至河南，录考贡监。
次年，他被擢升为河南学政，主管河南一省教育事
务。河南生员知王垿不徇私情，不敢再行贿赂之
事。但因学政署人员杂乱，王垿既要苦心斟酌考
题，还要提防考题被盗卖。其谨严行事、清廉为官
的作风，在当时被传为佳话。

清末施行新政，力图改革自强，王垿更被委以
重任，被任命为法部右侍郎，参与重大案件审讯。
王垿决疑断案依据法典，对秋审断狱极为慎重，往
往剖析毫厘，以期无害。

当时司法改革，法权皆属法部。如监斩罪犯，
必须经由法部回文批准，方可明正典刑。王垿任法
部右侍郎，身兼重任，如履薄冰，处处谨言慎行。他
对于案件公文，每卷必认真审阅，重大案件务必亲
自审问，详为调查，以免造成冤狱。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发生的汪精卫刺杀摄政
王载沣案，就有王垿参与审讯。

清末革命党暗杀思潮盛行，其中影响最大
的，无疑是汪精卫行刺摄政王载沣。

汪精卫原本并不赞成暗杀，但因为革命行动
一再受挫，同志纷纷死难，心理大受刺激，不顾
孙中山阻拦，决心暗杀清廷实权者以激励革命形
势。在暗杀之前，他已做好必死准备。其写给友
人的信函中慷慨道：“我今为薪，兄当为釜，要
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以炸弹之力，
以为激动之方……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
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被捕之后，汪精卫对埋
放炸弹一事供认不讳，称此事全系他一人所为，
与他人无涉。他还揭露清廷立宪的伪面具以及自
己的革命主张，“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
战之外，实无他法”。

主审的法部尚书肃亲王善耆、法部右侍郎
王垿等人，清醒地认识到当前革命形势高涨，
若处死汪精卫只会激起更多人铤而走险。朝廷
眼下正实行新政改革，探索君主立宪，不如轻
判以收买人心，平息动乱。最后清廷接受了他
们的意见，仅以“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对汪
精卫从轻发落，判为永远监禁。

囿于情，惑于利，有伤晚节
王垿在新政中的作为，为他赢得了开明的

美名。王懿荣殉国后，王垿也俨然成为山东籍
官员的精神领袖。在王垿官运亨通同时，他在
故乡的族亲也利用其势力，一跃成为地方举足
轻重的乡绅。

而乡绅势力的膨胀，则给莱阳和王垿本人
带来了深重的伤害。

清末莱阳的地方形势在“悲喜”之间轮
转。清廷要求各地实行新政，莱阳也积极响
应，各项近代化事业都有可喜进展，但由此带
来的矛盾和危机也渐次浮现。从1906年开始，
莱阳为举办新政开征庙捐、油捐、戏捐等杂
费，契税也较从前更为沉重。到了1910年，莱
阳又实行自治，财政经费大多需要自筹。政府
为了筹款，加大田赋征收，甚至连荒地也要交
税。新政没有给百姓带来可见的利益，税负反
而在不断增加。

雪上加霜的是，莱阳县令把新政委托给了
绅商王圻办理，让他们代为收税，并允许从中
抽成。王圻是王垿的族亲，以他为代表的绅
商，在推动新政的同时，也不断扩充手中权
力。有的绅商鱼肉百姓，中饱私囊，将收取的
税款暗自瓜分。有的绅商在新政之前因经营不
善负债累累，参与新政不久就摇身一变，不仅
还清了所欠的债务，而且“骤增美田二十余
亩，房屋焕然一新”。绅商暴富的背后，有滥
支和贪污公款的嫌疑。王圻更是利用公权，占
据荒山，操纵市场，垄断最有利可图的鸦片生
意。绅商因此成了新政的最大受益者。

绅民矛盾在不断积攒，等待即将爆发的那
一刻。1910年春，莱阳遭受严重的旱灾，夏粮
减产成为定局。天灾引起了粮荒，而不法商贩
又趁机囤积居奇，粮价因而高涨，引得莱阳民
情浮动，人心惶惶。乡民要求提取社仓里的积
谷，以平抑物价，赈济缺衣少食的灾民。

莱阳社仓内的积谷，一直由王圻等绅商负
责看管维护。此时有传言说，积谷已为他们所
侵吞出售。义愤填膺的乡民追问此事，绅商又
难以解释清楚，更加引起怀疑和愤怒。很快，
莱阳各乡成立“联庄会”，决定集众人之力前
往绅商处追讨积谷。绅商们事先得到消息，全
部躲藏起来。乡民便转至县衙，冲入衙署与知
县交涉，民变由此形成。

莱阳县令在上奏巡抚孙宝琦的报告中，不
问青红皂白，直接将百姓诉求歪曲为暴民生
乱。他请求上任不久的孙宝琦派大兵来弹压。
孙宝琦一面从登州派遣兵丁到莱阳维持秩序，
一面又叮嘱莱阳县令处置民变以怀柔为上，不
可激化官民矛盾。但不久，在地方官压力下，
莱阳形势急转直下。莱阳的异动，引起京师山
东籍官员的关注。他们吁请山东官员慎重行
事，以免形势恶化。他们还致函京官领袖王
垿，希望他果断为百姓发声。

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王垿在族亲王圻的
煽动下，决意督促孙宝琦出兵围剿。当他听说
故乡宅第被乡民付之一炬，家属也被乡民杀害
后，更是坚定了围剿的念头。他电告孙宝琦，
认为“当请兵剿拿魁首，可无煽惑之虞”，又
电告家属前往烟台暂避。

孙宝琦接到王垿电报后，决定派兵前去围
剿。官兵和乡民发生了激烈冲突，造成严重的
伤亡。而为了推卸责任，孙宝琦公布了与王垿
的往来电文，全省乡绅百姓闻之哗然愤怒。

一时间，山东“京官领袖”王垿此前的形
象土崩瓦解，成为旅京山东官绅谴责和抨击的
对象。不仅在京同乡联名反对，全国各地山东
同乡也群起抨击。京师的山东籍官绅还利用会
馆数次召开集会，抨击孙宝琦和王垿的所作所
为，“无人不痛诋同乡某侍郎及本省孙抚之
罪”。

而王垿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他闻知山东同
乡准备前往都察院呈控消息后，心惊胆颤，大
为恐慌，急谋对策。他试图与同乡和解，为此
遍下请柬，特约同乡旅京绅商素有威望者。然
而，王垿此时已是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灾
星”，请客之日“竟无一人到者”。王垿无
奈，求助同乡京官张英麟，希望他居中调解。
但张英麟面对汹汹市议，也难以挽救王垿的政
治声誉。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东山再起，北洋
系官员崛起。王垿见仕途失意，便上疏辞官。
但他不敢再回到故乡，而是以晚清遗老的形
象，以书法自娱，终老青岛。但为了表达对故
乡的思念，他将自己的寓所命名为“寄庐”，
自己也号“昌阳（莱阳古名）寄叟”。

■ 齐鲁名士

他曾是时代的宠儿，因一场护驾赢得帝心，仕途扶摇直上；他也是时代的弃儿，因一场民变成为众矢之的……

王垿：时代洪流下的“宠弃”轮转

□ 本报记者 鲍 青

法部右侍郎王垿仕途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是故乡莱阳爆发的民变。这场民变的根源，是
推行新政的清廷，为筹集新政资金，置百姓利
益于不顾，委托绅商搜刮民财。其实在清末，
除了莱阳民变外，全国各地也爆发了各种反对
新政的斗争。清末推行的新政，不仅没能实现
“图强”的初衷，反而成为自己“速亡”的有
力推手。

此种悖论的形成，和清廷于积贫积弱之
际，铁腕推动规模庞大的新政密不可分。庚子
之变后，为遏制高涨的革命浪潮，清廷启动新
政改革，寄希望于实施具有近代化色彩的改

革，挽救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但新政所需资
金却大大超出了清廷财政的承受能力。为了推
动新政，清廷允许地方政府募集资金，这无疑
大大增加了百姓负担，使新政成为“扰民”之
举，激化了官民矛盾，削弱了清廷统治基础。

清朝实施新政之初，确实有一番野心勃勃
的规划，但其背后却是恶劣财政现实的掣肘。
因为战争支出和议和赔款，清廷的财政状况日
益恶化。甲午战争以前，财政虽有东补西缀的
窘状，但大体尚能维持基本平衡。在甲午到庚
子年间，因战争赔款的影响，财政每年出现
1000多万两的赤字。而随着新政大规模推行，
财政收支和赤字都呈大幅增长的势头。1903
年，财政赤字为3000万两；1905年，财政赤字

增加到了3400万两；1909年，财政赤字则高达
6600万两。1911年，根据度支部预算，赤字为
7800万两，情况非常惊人。

清末财政赤字扩大，除了因为新增庚子赔款
外，大部分是因举办新政所致。1911年的预算
中，仅仅训练近代军队支出，就超过甲午军费的
两倍多。官制改革，也带动行政费用水涨船高，比
庚子年增加了两倍多。另外，用于推行司法改革、
财政管理及税收机构、邮传部经费及轮、路、邮、
电及各省交通费，无不迅猛增加。

新政的推行，需要经费的保障。清廷为了
增加财政收入，也是绞尽脑汁，几乎无孔不
入。在其努力下，中央财政收入由庚子年的不
到1亿两，迅速增加到1909年的3亿两。这其中

有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更多的还是对百姓无情
盘剥的结果。为筹备新政所需，清政府一面加
重征收田赋、盐税、厘金，在田赋中摊派各种
杂费，致使田赋直线上升，攫取农民的财富；
另一方面开征名目繁多的新税，甚至有房捐、
猪捐、肉捐、鱼捐、米捐等各种杂捐，尽可能
压榨城市居民和小商贩。清政府对民财的搜
刮，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盘剥无度自然引发抗争。江浙号称殷富,
却是赋税最重的地方。新政施行后，江浙的附
加税和捐款纷纷涌现，百姓因而人心惶惶。直
隶新政办得最有起色，但捐税名目也是全国之
最。对此现象，清廷也直言不讳地指出：“近
年以来民生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

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各省督抚因
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
渔。”报纸舆论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前不
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
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

新政实施，没带给百姓多少收益，却造成沉
重负担，恶化了官民关系，将新政推向百姓对立
面，加速了清朝覆灭。自1901年新政启动以来，
百姓抗捐抗税等各种形式的“民变”连绵不断，风
起云涌，“几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

对于新政加重百姓负担，激化官民关系，
危害清朝统治的后果，一些清朝官员也发出警
告。如直隶总督陈夔龙在奏折中建议，应减轻
各地负担，缓和社会矛盾，放缓改革步伐，收
缩改革内容。同年，河南巡抚也向朝廷提出了
类似建议，请求朝廷暂缓新政实施。御史赵炳
麟在考察了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后，更是痛
陈新政给百姓带来的苦难：“百姓困穷至此，
若不度量财力，以定新政次序，在上多一虚
文，在下增一实祸；保民不足，扰民有余，良
可虑也。”新政不仅没有顾及绝大多数下层百
姓的利益，反而将改革的负担转嫁给他们承
受。

而新政犹如离弦的箭，一旦开弓就很难再
收回。清朝也就在“图强”的新政美梦中，迅
速走向了“灭亡”之路。

·相关阅读·

清末的新政，是朝廷为平息革命浪潮，开启的一场近代化改革。清廷受制于凋敝的财政状况，将新政所需资金放在了对对民财的搜刮上。御史赵炳麟

考察了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痛陈新政给百姓带来的苦难：“百姓困穷至此，若不度量财力，以定新政次序，在上多一虚文，在下下增一实祸……”

清末新政：“保民不足，扰民有余”

王垿所书“寿”字王垿晚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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